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歐陽修集

卷一百十四�奏議卷十八

 � 河東奉使奏草卷上

政府進劄子五首

【言西邊事宜第一狀〈治平二年〉】

右臣伏見諒祚狂僭，釁隙已多，不越歲年，必為邊患。臣本庸暗，不達時機，輒以外料

敵情，內量事勢，鑒往年已驗之失，思今日可用之謀。雖兵不先言，俟見形而應變；然

坐而制勝，亦大計之可圖。謹具條陳，庶裨萬一。

臣所謂外料敵情者，諒祚世有夏州，自彞興、克睿以前，止於一鎮五州而已。太宗皇帝

時，繼捧、繼遷始為邊患，其後遂陷靈、鹽，盡有朔方之地。蓋自淳化、咸平用兵十五

餘年，既不能剪滅，遂務招懷。適會繼遷為潘羅支所殺，其子德明乃議歸款，而我維以

恩信，復其王封，歲時俸賜，極於優厚。德明既無南顧之憂，而其子元昊亦壯，遂並力

西攻回紇，拓地千餘里。德明既死，地大兵強，元昊遂復背叛。國家自寶元、慶曆以後，

一方用兵，天下騷動，國虛民弊，如此數年。元昊知我有厭兵之患，遂復議和。而國家

待之，恩禮又異於前矣，號為國主，僅得其稱臣，歲予之物百倍德明之時，半於契丹之

數。今者諒祚雖曰狂童，然而習見其家世所為。蓋繼遷之叛，而復王封；元昊再叛，而

為國主。今若又叛，其志可知。是其欲自比契丹，抗衡中國，以為鼎峙之勢爾。此臣竊

料敵情在於如此也。

夫所謂內量事勢者，蓋以慶曆用兵之時，視方今御邊之備，較彼我之虛實強弱，以見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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敗之形也。自真宗皇帝景德二年，盟北虜於澶淵，明年，始納西夏之款，遂務休兵，至

寶元初，元昊復叛，蓋三十餘年矣。天下安於無事，武備廢而不修，廟堂無謀臣，邊鄙

無勇將，將愚不識干戈，兵驕不識戰陣，器械朽腐，城郭隳頹。而元昊勇鷙桀黠之虜也，

其包畜奸謀欲窺中國者累年矣。而我方恬然不以為虜，待其謀成兵具，一旦反書來上，

然後茫然不知所措，中外震駭，舉動倉惶，所以用兵之初，有敗而無勝也。既而朝廷用

韓琦、范仲淹等，付以西事，極力經營，而勇夫銳將亦因戰陣稍稍而出。數年之間，人

謀漸得，武備漸修，似可枝梧矣。然而天下已困也，所以屈意忍恥，復與之和，此慶曆

之事爾。今則不然。方今甲兵雖未精利，不若往年之腐朽也。城壘粗嘗完緝，不若往年

之隳頹也。土兵蕃落增添訓練，不若往年寡弱之驕軍也。大小將校曾經戰陣者，往往尚

在，不若往年魏昭炳、夏隨之徒綺紈子弟也。一二執政之臣皆當時宣力者，其留心西事

熟矣，不若往時大臣茫然不知所措者也。蓋往年以不知邊事之謀臣，馭不識干戈之將，

用驕兵，執朽器，以當桀黠新興之虜，此所以敗也。方今謀臣武將、城壁器械不類往年，

而諒祚狂童不及元昊遠甚。往年忽而不思，今又已先覺，可以早為之備。苟其不叛則已，

若其果叛，未必不為中國利也。臣謂可因此時，雪前恥，收後功，但顧人謀如何爾。若

上憑陛下神威睿算，系累諒祚君臣獻於廟社，此其上也。其次逐狂虜於黃河之北，以復

朔方故地。最下盡取山界，奪其險而我守之，以永絕邊患。此臣竊量事勢，謂或如此。

臣所謂鑒往年已驗之失者，其小失非一，不可悉數，臣請言其大者。夫夷狄變詐，兵交

陣合，彼佯敗以為誘，我貪利而追之，或不虞橫出而為其所邀，或進陷死地而困於束手。

此前日屢敗之戒，今明習兵戰者，亦能知之。此雖小事也。亦不可忽。所謂大計之繆者，

攻守之策皆失爾。臣視慶曆御邊之備，東起麟、府，西盡秦、隴，地長二千餘里，分為

路者五。而路分為州軍者，又二十有四。而州軍分為寨、為堡、為城者，又幾二百，皆

須列兵守之。故吾兵雖眾，不得不分，所分既多，不得不寡。而賊之出也，常舉其國眾，

合聚為一而來。是吾兵雖多，分而為寡；彼眾雖寡，聚之為多。以彼之多，擊吾之寡，

不得不敗也。此城寨之法既不足自守矣。而五路大將所謂戰兵者，分在二十四州軍，欲

合而出，則懼後空而無備，欲各留守備而合其餘，則數少不足以出攻。此當時所以用兵

累年終不能一出者，以此也。夫進不能出攻，退不足自守，是謂攻守皆無策者，往年已

驗之失也。

臣所謂今日可用之謀者，在定出攻之計爾，必用先起制人之術，乃可以取勝也。蓋列兵

分地而守，敵得時出而撓於其間，使我處處為備，常如敵至，師老糧匱，我勞彼逸。昔

周世宗以此策困李景於淮南，昨元昊亦用此策以困我之西鄙。夫兵分備寡，兵家之大害

也，其害常在我。以逸待勞，兵家之大利也，其利常在彼。所以往年賊常得志也。今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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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反其事，而移我所害者予敵，奪敵所利者在我，則我當先為出攻之計，使彼疲於守御，

則我亦得志矣。凡出攻之兵，勿為大舉。我每一出，彼必呼集而來拒，彼集於東，則別

出其西。我歸彼散，則我復出，而彼又集。我以五路之兵番休出入，使其一國之眾，聚

散奔走，無時暫停，則無不困之虜矣。此臣所謂方今可用之謀也。

蓋往年之失在守，方今之利在攻。昔至道中，亦嘗五路出攻矣。當時將相，為謀不審，

蓋欲攻黠虜方強之國，不先以謀困之，而直為一戰必取之計，大舉深入，所以不能成功

也。夫用兵，至難事也。故謀既審矣，則其發也必果，故能動而有成功也。若其山川之

險易，道里之迂直，蕃漢兵馬之強弱，騎軍、步卒、長兵、短兵之所利，與夫左右前後，

一出一入，開闔變化，有正有奇。凡用兵之形勢，有可先知者，有不可先言者。臣願陛

下遣一重臣，出而巡撫，遍見諸將，與熟圖之，以先定大計。凡山川、道里、蕃漢、步

騎、出入之所宜可先知者，悉圖上方略。其餘不可先言，付之將率，使其見形應變，因

敵制勝。至於諒祚之所為，宜少屈意含容而曲就之，既以驕其心，亦少緩其事，以待吾

之為備。而且嚴戒五路，訓兵選將，利器甲，蓄積糧，常具軍行之計。待其反書朝奏，

則王師暮出，以駭其心，而奪其氣，使其枝梧不暇，則勝勢在我矣。往年議者，亦欲招

輯橫山蕃部，謀取山界之地。然臣謂必欲招之，亦須先藉勝捷之威，使知中國之強，則

方肯來附也。由是言之，亦以出攻為利矣。凡臣之所言者，大略如此爾。然臣足未嘗踐

邊陲，目未嘗識戰陣，以一儒生偏見之言，誠知未可必用。直以方當陛下勞心西事、廣

詢眾議之時，思竭愚慮，備芻蕘之一說爾。

【言西邊事宜第二劄子〈治平二年〉】

臣近曾上言諒祚為邊患，朝廷宜早圖禦備，及乞遣一重臣親與邊將議定攻守大計等事。

至今多日，未蒙降出施行。臣竊見慶曆中元昊作過時，朝廷輕敵玩寇，無素定之謀。每

遇邊奏急來，則上下惶恐，倉卒指揮。既多不中事機，所以落賊奸便，敗軍殺將，可為

痛心。今者諒祚以萬騎寇秦、渭兩路，焚燒數百里間，掃蕩俱盡，而兩路將帥不敢出一

人一騎，則國威固已挫矣。諒祚負恩背德如此，陛下未能發兵誅討，但遣使者齎詔書賜

之，又拒而不納，使者羞愧俯首，懷詔而回，則大國不勝其辱矣。當陛下臨御之初，遭

此狂童，威沮國辱，此臣等之罪也。臣謂陛下宜赫然發憤，以邊事切責大臣。至於山川

形勢有利有不利，士卒勇怯孰可用孰不可用，何處宜攻，何處宜守，何兵宜屯某地，何

將可付某兵，如此等事甚多，皆陛下聖慮所宜及者。臣謂陛下宜因閒時御便殿，召當職

之臣，使按圖指畫，各陳所見。陛下可以不下席而盡在目前，然後制以神機睿略，責將

相以成功。而陛下以萬機之繁，既未及此；兩府之臣如臣等日所進呈，又皆常程公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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亦未嘗聚首合謀，講定大計。外則四路邊臣，自賊馬過後，亦不聞別有擘畫。臣恐上下

因循，又如慶曆之初矣。近者韓琦曾將慶曆中議山界文字進呈，此邊事百端中一端爾。

蓋琦亦患事未講求，假此文字為題目，以牽合眾人之論爾。自進呈後，尋送密院，至今

多日，亦未曾擬議。臣以非才，陛下任之政府，便是國之謀臣。若其謀慮淺近，所言狂

妄，自可黜去不疑。臣亦昨因目疾，懇求解職，曲蒙聖恩，未許其去。既使在其位，又

棄其言而不問，使臣尸祿厚顏，何以自處？所有臣前來所上奏狀，欲望聖慈降付中書、

密院，與韓琦山界文字一處商量。若其言果不足取，棄之未晚。今取進止。

【乞補館職劄子〈治平三年〉】

臣竊以治天下者，用人非止一端，故取士不以一路。若夫知錢穀，曉刑獄，熟民事，精

吏乾，勤勞夙夜以辦集為功者，謂之材能之士。明於仁義禮樂，通於古今治亂，其文章

論議，與之謀慮天下之事，可以決疑定策、論道經邦者，謂之儒學之臣。善用人者，必

使有材者竭其力，有識者竭其謀。故以材能之士布列中外，分治百職，使各辦其事。以

儒學之臣置之左右，與之日夕謀議，講求其要而行之。而又於儒學之中擇其尤者，置之

廊廟，而付以大政，使總治群材眾職，進退而賞罰之。此用人之大略也。由是言之，儒

學之士可謂貴矣，豈在材臣之後也。是以前世英主明君，未有不以崇儒向學為先。而名

臣賢輔出於儒學者，十常八九也。臣竊見方今取士之失，患在先材能而後儒學，貴吏事

而賤文章。自近年以來，朝廷患百職不修，務獎材臣。故錢穀、刑獄之吏，稍有寸長片

善為人所稱者，皆已擢用之矣。夫材能之士固當擢用，然專以材能為急，而遂忽儒學為

不足用，使下有遺賢之嗟，上有乏材之患，此甚不可也。臣謂方今材能之士不患有遺，

固不足上煩聖慮，惟儒學之臣難進而多棄滯，此不可不思也。臣以庸繆，過蒙任使，俾

陪宰輔之後。然平日論議不能無異同，雖日奉天威，又不得從容曲盡拙訥。今臣有館閣

取士愚見，具陳如別奏。欲望聖慈因宴閒之餘，一賜睿覽，或有可採，乞常賜留意。今

取進止。

【又論館閣取士劄子〈治平三年〉】

臣竊以館閣之職，號為育材之地。今兩府闕人，則必取於兩制；〈翰林學士謂之內制，

中書舍人、知制誥謂之外制，今並雜學士、待制，通謂之兩制。〉兩制闕人，則必取於

館閣。然則館閣，輔相養材之地也。材既難得而又難知，故當博採廣求而多畜之，時冀

一得於其間，則傑然而出為名臣矣。其餘中人以上，優游養育以獎成之，亦不失為佳士

也。自祖宗以來，所用兩府大臣多矣，其間名臣賢相出於館閣者，十常八九也。祖宗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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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，初若不精，然所採既廣，故所得亦多也。是以有文章，有學問，有材有行，或精於

一藝，或長於一事者，莫不畜之館閣而獎養之。其傑然而出者，皆為賢輔相矣。其餘不

至輔相而為一時之名臣者，亦不可勝數也。先朝循用祖宗舊制，收拾養育，得人尤多。

自陛下即位以來，所用兩府之臣一十三人，而八人出於館閣，此其驗也。只自近年議者

患館職之濫，遂行厘革而改更之。初矯失太過，立法既峻，取人遂艱，使下多遺賢之嗟，

國有乏材之患。今先朝收拾養育之人，或已被遷擢，或老病死亡，見在館者無幾。而新

法艱阻，近年全無選進。臣今略具館閣取人舊制並新格，則可見取人之法如何，所得之

人多少也。

一，舊制，館閣取人以三路：進士高科，一路也；大臣薦舉，一路也；歲月疇勞，一路

也。進士第三人以上及第者，並制科及第者，不問等第，並只一任替回，便試館職。進

士第四、第五人，經兩任亦得試。此一路也。兩府臣寮初拜命，各舉三兩人，即時召試。

此一路也。其餘歷任繁難久次，或寄任重處者，特令帶職。此一路也。今三路塞其二矣。

自科場改為間歲後，第一人及第者須兩任回，方得試。自第二人至第五人，更永不試。

制科入第三者，亦須兩任回，方得試。〈凡五七次科場，未有一人中第三等者。〉其餘

等第，並永不試。則進士高科一路已塞矣。兩府大臣所薦之人，並只上簿，候館職有闕，

則於簿內點名召試。其如館閣本無員數，無有闕時，故自置簿來，至今九年不曾點試一

人。則大臣薦舉一路又塞矣。惟有疇勞帶職一路尚在爾。

一、新制，館閣共置編校八員，本為館中書籍久不齊整，而館職多別有差遣，不能專一

校正，乃別置此八員。故選新進資淺人，令久任而專一校讀。所以先令作編校二年，然

後升為校勘。〈未是正館職。〉為校勘四年後，升為校理。〈始是正館職。〉為校理又

一年，方罷編校，別任差遣。然自置編校後，適值館閣取人之路漸廢，今議者遂只以編

校為取士新格。往時直館、直院、直閣、校理，皆無定員，惟材是用，不限人數。今編

校限以八員為定，以此待天下之多士，宜其遺材於下矣。八員之內，仍每七年方遇一員

闕而補一人，以此知天下滯材者眾矣。

右以臣愚見，編校八員自可仍舊，每有員闕，令中書擇人進擬。陛下必欲牢籠天下英俊

之士，則宜脫去常格而獎拔之。今負文學，懷器識，磊落奇偉之士，知名於世而未為時

用者不少。惟陛下博訪審察，悉召而且置之館職，養育三數年間，徐察其實，擇其尤者

而擢用之。知人，自古聖王所難，然不以其難而遂廢，但拔十而得一二，亦不為無益矣。

況中人上下，養育獎成之，不止十得一二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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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薦司馬光劄子〈治平四年〉】

臣伏見龍圖閣直學士司馬光，德性淳正，學術通明。自列侍從，久司諫諍，讜言嘉話，

著在兩朝。自仁宗至和服藥之後，群臣便以皇嗣為言，五六年間，言者雖多，而未有定

議。最後光以諫官，極論其事，敷陳激切，感動主聽。仁宗豁然開悟，遂決不疑。由是

先帝選自宗藩，人為皇子。曾未逾年，仁宗奄棄萬國，先帝入承大統，蓋以人心先定，

故得天下帖然。今以聖繼聖，遂傳陛下。由是言之，光於國有功為不淺矣，可謂社稷之

臣也。而其識慮深遠，性尤慎密。光既不自言，故人亦無知者。臣以忝在政府，因得備

聞其事，臣而不言，是謂蔽賢掩善。《詩》云：「無言不酬，無德不報。」光今雖在侍

從，日承眷待，而其忠國大節，隱而未彰。臣既詳知，不敢不奏。

青州進劄子二首

【言青苗錢第一劄子〈熙寧三年〉】

臣伏見朝廷新制，俵散青苗以來，中外之議，皆稱不便，多乞寢罷，至今未蒙省察。臣

以老病昏忘，雖不能究述利害，苟有所見，其敢不言？臣今有起請事件，謹具畫一如後：

一、臣竊見議者言青苗錢取利於民為非，而朝廷深惡其說，至煩聖慈命有司具述本末委

曲，申諭中外，以朝廷本為惠民之意。然告諭之後，縉紳之士論議益多。至於田野之民

蠢然，固不知《周官》泉府為何物，但見官中放債，每錢一百文要二十文利爾。是以申

告雖煩，而莫能諭也。臣亦以謂等是取利，不許取三分，而許取二分，此孟子所謂以五

十步笑百步者。以臣愚見，必欲使天下曉然知取利非朝廷本意，則乞除去二分之息，但

令只納元數本錢，如此，始是不取利矣。蓋二分之息，以為所得多邪，固不可多取於民；

所得不多邪，則小利又何足顧，何必以此上累聖政？

一、臣檢詳元降指揮，如災傷及五分已上，則夏料青苗錢令於秋料送納，秋料於次年夏

料送納。臣竊謂年歲豐凶，固不可定，其間豐年常少，而凶歲常多。今所降指揮，蓋只

言偶然一料災傷爾。若連遇三兩料水旱，則青苗錢積壓拖欠數多。若才遇豐熟，卻須一

並催納，則農民永無豐歲矣。至於中小熟之年，不該得災傷分數，合於本料送納者，或

人戶無力，或頑猾拖延，本料尚未送納了當，若令又請次料合俵錢數，則積壓轉多，必

難催索。臣今欲乞人戶遇災傷，本料未曾送納者，及人戶無力或頑猾拖延不納者，並更

不支Ｓ氪瘟杴。如此，則人戶免積壓拖欠，州縣免鞭樸催驅，官錢免積久失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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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臣竊聞議者多以抑配人戶為患，所以朝廷屢降指揮，丁寧約束州縣官吏不得抑配百

姓。然諸路各有提舉、管勾等官，往來催促，必須盡錢俵散而後止。由是言之，朝廷雖

指揮州縣不得抑逼百姓請錢，而提舉等官又卻催促盡數散俵，故提舉等官以不能催促為

失職，州縣之吏亦以俵錢不盡為弛慢不才。上下不得不遞相督責者，勢使之然，各不獲

已也。由是言之，理難獨責州縣抑配矣。以臣愚見，欲乞先罷提舉、管勾等官，不令催

督，然後可以責州縣不得抑配。其所俵錢，取民情願，專委州縣隨多少散之，不得須要

盡數，亦不必須要闔縣之民戶戶盡請。如此，則自然無抑配之患矣。

右謹具如前。臣以衰年昏病，不能深識遠慮，所見目前止於如此。然而青苗之議，久已

喧然，中外群臣乞行寢罷者，不可勝數，其所陳久遠利害，必已詳盡而無遺矣。一日陛

下赫然開悟，悉採群議，追還新制，一切罷之，以便公私，天下之幸也。若中外所言雖

多，猶未能感動天聽，則見行不便法中，有此三事尤繫目下利害，如臣畫一所陳。伏望

聖慈，特賜裁擇。今取進止。

【言青苗錢第二劄子〈熙寧三年〉】

臣近曾奏為起請俵散青苗錢不便事，數內一件「乞遇災傷，夏料未納，及不係災傷人戶，

頑猾拖欠者，並更不俵散秋料錢數」，至今未奉指揮。臣勘會今年二麥纔方成熟，尚未

收割，已係五月，又合俵散秋料錢數。竊緣夏料已散錢尚未有一戶送納，若又俵散秋料

錢，竊慮積壓拖欠，枉有失陷官錢。臣已指揮本路諸州軍，並令未得俵散秋料錢，別候

朝廷指揮去後。臣伏思除臣近所起請災傷未納及人戶拖欠不納者，乞且不俵次料一事外，

臣今更有愚見，不敢緘默。臣竊見自俵青苗錢已來，議者皆以取利為非。朝廷深惡其說，

遂命所司條陳申諭，其言雖煩，而終不免於取利，然猶有一說者，意在惠民也。以臣愚

見，若夏料錢於春中俵散，猶是青黃不相接之時，雖不戶戶闕乏，然其間容有不濟者，

以為惠政，尚有說焉。若秋料錢於五月俵散，正是蠶麥成熟，人戶不乏之時，何名濟闕，

直是放債取利爾。若二夢不熟，則夏料尚欠，豈宜更俵秋料錢，使人戶積壓拖欠？以此

而言，秋料錢可以罷而不散。欲望聖慈特賜詳擇，伏乞早降指揮。今取進止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

月1日之前出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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